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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空一鹤排云上 

———聂鑫森小说创作论

陈　敢

（广西师范学院 文学院，广西 南宁 ５３０００１）

摘　要：聂鑫森的小说大多取材于湘潭古城，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及晚明小品灵与趣的境界。其凝练典雅、文白杂
糅的语言风格，风骚文坛，显示出作家潜沉厚实的旧学根底与功力。在那悲悯之情和忧患深广的文字背后，有其浩大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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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前的当代中国文学，真正称得上小说流派
并进入文学史的只有两个：一是以孙犁为代表的

“荷花淀派”，一是以马烽为代表的“山药蛋派”或叫

“山西作家派”。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以降，中国文

化发生了严重失衡和倾斜，及至文革期间推向极

致，文学百花园萧瑟凄清，题材与风格单一，千人一

面，众口一词，形成唯有教化为目的的审美格局，最

终沦为工具，成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因此，有人

说，当代文学是中国当代政治风云的晴雨表。

新时期文学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奔涌而

出，形成了多元求索、异彩纷呈的繁荣局面。茅盾

在《小说选刊》创刊词中感叹：“春满文坛，三十年来

未曾有此盛事。”对传统文化的发掘、传承与弘扬，

将西方的多种主义统统拿来。西方文艺历经百年

走过的道路，我们在十年间匆匆演练一番，用友人

贺奕的话来说，我们压根没有播种与耕耘，径直拿

起镰刀走向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丰收的田野。就

诗歌而言，朦胧诗、新生代、他们、中间代、非非主

义、下半身写作等接踵而至，令人眼花缭乱。至于

小说界则更为喧闹，一刻也未曾宁静。伤痕小说、

反思小说、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或叫现代派小说）、

新写实、现实主义冲击波、私人化写作等等轮番上

场，把整个当代文坛搞得天翻地覆，周天寒彻。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进入市场经济后，金钱的魔鬼
充分显示出其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超人魔力，致使

许多文化人文化品格萎缩变形，许多作家耐不住寂

寞，经受不住诱惑而出卖灵魂与良知，有的甚至完

全放弃道德底线，纵情于声色，沉沦于都市欲望，在

消费文化中狂欢的同时消费了自己。

然而，并非所有的作家都追风赶潮、随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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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滚滚商潮、物欲横流面前，依然有悲壮的殉道者

在坚守，在那污浊迷乱的夜空发出纯正的、如夜莺

般的歌声，抚慰着那些浮躁茫然的灵魂。聂鑫森就

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位具有独特艺术风格和鲜明

的艺术个性的本色作家。他如同晴空一鹤，翱翔于

潇湘大地，以其翩然飘袅的风姿与天启般和鸣，引

起文坛的注目。由于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湘中

古城湘潭名医，“父亲的朋辈中，有不少见多识广之

人，耳闻目濡”，“自小浸淫其间，不能自拔”，［１］１兼

之，“晚清以降，名人辈出”，从而形成了聂鑫森为人

谦和、不事张扬的处世态度和博学多才、怡然风神

的文化品格，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明清之际士

大夫的高洁情操和古典情怀。他追求散淡飘逸的

自在心态，从不急功近利，沉下心来，从容不迫，心

在高原而又心忧天下，清幽深邃的境界往往在不知

不觉中拓出。也许是心性使然，在创作中，他执着

追求晚明小品的灵与趣的意境，并以其过人的语言

质地，形成凝练雅丽的语言风格，显示出深厚的旧

学根底和古诗词涵蕴。他毕竟是由诗神引入文坛，

作品弥散着诗歌空灵飘逸的神韵。比如，聂鑫森的

《烟波芥舟》和《风雪夜归人》就颇有张岱《湖心亭看

雪》的意趣，“梅”在《因缘》《梅魂酒宴》等作品中多

次出现，流露出作者对高洁超拔人格的赞美之情。

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想准确把握聂鑫森作品的文化

品格和精神品格，探究其深层的文化心态，必须从

晚明小品、笔记小说和明清之际的士大夫中找到

源头。

聂鑫森是位质高多产的作家，发表过各类作品

近千万字，出版过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诗集、

散文随笔集、文化专著共５０余部。２０余篇中短篇
小说被译成多国文字荐介海外。曾获庄重文文学

奖、湖南文学奖、毛泽东文学奖、金盾文学奖、《小说

月报》“百花奖”、小小说“金麻雀奖”、“吴承恩文学

奖”、“蒲松龄小小说奖”及其他文学奖。试图对这

样一位驳杂繁复、瑰丽多姿的作家进行全面系统研

究，穷其艺术奥妙对我来说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于

上青天。坦率地说，我还没有全部读完他的所有作

品，本文所论恐有妄论之嫌。但聂鑫森毕竟是我所

敬重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湘籍作家中还有现居

北京的贺奕），２０余年来我一直关注他的小说创作，
尤其是短篇小说的创作，而且以为，当今文坛，写短

篇文化小说除汪曾祺之外，鲜有人企及。正如有人

所指出的：“聂鑫森写江南小镇，让你如梦如歌，如

一爿精神鸦片，坐也欲食，卧也欲食，日食日思，韵

味无穷”。［２］事实上，聂鑫森不仅是湖湘文坛，而且

是当代中国文坛绝对不能忽视的作家，著名学者刘

俐俐、贺绍俊等对其创作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３－４］

一

去年，我在为广西著名老诗人何津的诗集《情

缘风景》写序中指出：“我们知道，一个时代的文化

精神背景，或者叫历史文化语境，对诗人的创作产

生深远影响。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场，这其中

的经历感受，构成他们独特的创作源泉，那就是他

们经历生命体验密切相关的场地故乡，居住所处的

生活位置等。”事实上沈从文与湘西，汪曾祺与高

邮，师陀与“苹果园”，鲁氏兄弟与绍兴，陆文夫与苏

州小巷等，无不证明了原乡对作家创作的重要性。

因此，聂鑫森虽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离开家乡走
进现代化的重工业城市株洲，却从未对这座客居多

年的城市产生亲切感，几乎看不到他描写这座城市

具体场景的任何文字。相反，他大多的作品都是以

湘潭古城为题材，写出一系列具有湘中浓郁地域文

化特色的优秀作品。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如湘江般

源远流长的古城文化，倾听到古城在现代化进程中

的历史足音。在作者的笔下，古城宁静而温馨，典

雅而纯朴，人人安贫乐道，怡然自足。无论是一幅

画（《贤人图》）、一片遗札（《遗札》）、一把扇子（《百

寿扇》）、一盏灯（《沈家灯》）、一只风筝（《头上是一

片宁静的蓝天》）、一块石头（《因缘》）、一方印章

（《蓬筚居印人》），还是一群票友（《票友》）、一帮画

家（《生死缘》），无不融进他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评

价，折射出深刻的文化精神和独特的审美情趣。因

此，要想试图进入聂鑫森的精神殿堂和艺术世界，

就必须把握住“湘潭古城意象”，因为这一客观存

在，在他已心灵化、艺术化，成为他情感的依托和鲜

活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是那样深爱着这座具

有千年历史的古城，那样眷恋生于斯长于斯的原

乡，总是抑制不住对她的思念，数十年来真诚本色

地为她歌唱。这份执着与痴迷，把他乡游子的眷恋

乡愁写得回肠荡气，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也许中国城市文学的先驱应首推老舍，他对老

北京胡同文化的建构泽被后人，成为文坛恒久的话

题。同样，在写湘潭古城写得那么多、那么好，形神

兼备的作家中，我以为至今无人能与聂鑫森匹敌。

他深谙古城的历史、民俗风情、历史掌故，并把深沉

爱恋，化解在古城风俗的迷人情境里。他在乡俗中

发现了诗意，发现了美，在朴素、自然的民风中找到

快意人生。他对个体生命的审视，透出凝重的历史

感和沧桑感。因而，那一曲曲并不恢宏，却轻灵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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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如静夜箫声般的故乡恋曲，丝丝入扣，沁人心

脾，在纯然的审美愉悦中，把读者引向那座古城，引

入作者所刻意制造的“江湖”中，最后忘情地陶醉于

古城的古典神韵里。这种笔法，带有明清文人静

穆、重性灵的特点。正如作者所说：“我的小说，常

以‘江湖’作为一个舞台，来演绎这个特殊群落的人

生故事。我用‘江湖’中的场景和人物，来映照现时

态的生存境遇，体察潜存于我们民族血液中的顽强

不屈的精神”。［１］２这久违的声音我们是那么熟悉，因

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的阿城、韩少功、贾平凹、李
杭育等寻根作家曾有过多次类似的表达。

走进聂鑫森所制造的“江湖”，你会发现，“湘

江”、“潭山”、“雨湖”、“平政街”、“梧桐街”、“春风

巷”、“集萃斋”等景观因变成文化符号而具有了象

征的意义。作者以文化、艺术的眼光来审视这些风

物，洞悉人生，又以哲学家的智慧来观照文化和艺

术，来静观人生、品味人生，像一个超脱凡世的道

人，但又颇有布衣寒士之气，那审视世风的双眸，将

人的原态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来。在古雅的氛围与

湖湘远古遗风的韵致里，透出聂鑫森作为潇湘才子

的过人识见和特有风骨，闪烁着人性的光辉。这

样，那江、那山、那湖、那街等都不是纯粹的自然而

具有人的情感色彩，成为艺术的“第二自然”（歌德

语），成为人的类本质的一种确证。因此，湘潭之于

他成为审美创造中经常性的刺激，引发冲动的内驱

力，催生不竭灵感的源泉。赵园说过：“城只是在其

与人紧密的精神联系中才成为文学的对象，文学所

寻找的性格；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城市有幸被作为性

格来认识：如北京这样有教养、温文尔雅的，或者如

某些欧美城市那样奢华、纷乱、饱涨着热情的。”［５］

如前所述，这里的“湘潭”显然是聂鑫森小说世界中

的核心意象，她具有令作家心仪企羡的文化品格和

人文精神，寄寓着作家的审美理想。作家与古城已

浑然一体，古城的一丘一壑，一草一木已植入他的

肌理。因此，作家在古城的霞光流云里找到了自己

心灵的对应物，捕捉到内心所需要的东西。从这个

意义上说，“湘潭古城”这一意象具有很高的审美价

值，它非但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幅生气灌注、富有诗

意的生活图景，而且拓展了聂鑫森小说的审美时

空，那是一个辽阔邈远的神奇世界。

不难发现，聂鑫森的“湘潭意象”或称“古城情

结”，不只是风俗志般的文化陈列，不只是搜罗民俗

（像时下在多省风行的城市传记一样），还是融进了

自己的理解、感受，集笔墨于平凡的人生形态，表达

出作家的文化认同和对一种文化精神的把握，如周

作人写《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等作品一样。

颇令人玩味的是，聂鑫森谈论历史掌故时摩挲把玩

的优雅姿态（《因缘》《生死缘》《蓬筚居印人》），在

不露声色中透出作者悠远深厚的学养、阅历和功

力。他精通书画，本身就是有一定名气的书法家、

画家，活脱脱地呈现出清末民初士大夫的品性雅

趣，骨子里带有中国文人的绅士气与名士化的东

西。他仿佛不是现时的作家，而是生活在过去，在

过去的遗风里，不知有汉，似乎与当下无涉。当然，

在那些蒸腾着血的热气的作品中，在那特殊群落的

人生故事里，我们能体味历史的厚重感和沧桑感，

听到湘江拍击潭山的长的历史回声。他是用一

种诗人式的感受去体味这座古城，在那悲悯之情和

忧患深广的文字背后，有浩大的情怀。

二

与时下浮躁、喧嚣的文坛相比，聂鑫森是一位

令人肃然起敬的作家。近半个世纪以来，文坛风云

变幻，红尘滚滚，他却执着于古城之一隅，心静如水

地进行写作，并以写作作为欢娱生命的形式。他并

不关注重大题材，刻意表现崇高，而是在凡人琐事、

家长里短、苦乐年华中体现出悲悯情怀，体现出社

会的责任感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因此，他把人文

精神作为主线贯穿于整个创作之中，彰显出崇尚先

贤、敬佩人杰的精神价值取向，以众多的佳作名篇，

构筑了一个坚实庞大千秋怅望而矢志不移的精神

家园，构筑了一个栩栩如生多姿多彩而光照人寰的

人物画廊。这其中有“镖头、医生、刽子手、名伶、商

人，以及警察、学者、画家、僧人、企业家、普通劳动

者”，［１］３这特殊群落，辐射出迷人的艺术光环，令人

目眩神迷，怦然心动，如同一簇簇的心灵之火，照亮

了古城的多个精神洞穴，在湘江洒下闪烁的波光。

《生死缘》写一位名叫夏寿鹤的著名画家的人

生历程和心灵历程，他声名远播，威震四方，生前拥

有所欲求的一切，可以享尽人世间的荣华富贵，却

带着感激、深深的遗憾和怅惘离开人世。令他死不

瞑目的是，他不知道那位激励他在艺海泛舟搏浪向

前的仿造者是谁，他不知道在他身陷囹圄、万念俱

灰的时刻，那仿者以“打不死”的画告诫他要顽强地

活下去。在这位令人尊敬的仿者———实为夏寿鹤

艺术的导师和人生导师的指引下，夏寿鹤经由逼真

临摹（摹石涛画达到乱真境界）———创格红花墨

叶———师法自然三个阶段，尽脱文人画之匠气，得

山野之趣，形神兼具，成为当时画坛的一代宗师。

小说一开篇就写进入晚境的夏寿鹤静静冥思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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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无奈无望的等待，实为企盼。接着写他一生都

在寻觅这神秘的仿者，只可惜毕生所等，一生寻觅

均无果。作品最终没有揭示答案，如同刘恒的《虚

证》，把悬念留给读者。所谓无名英雄，所谓不求回

报等等赞誉都不足以概括那位躲在身后的仿者的

精神品格，在这样的人面前，你难道还会为世俗的

利欲而动心吗？

《因缘》和《蓬筚居印人》都是写把艺术看得高

于一切甚至生命的文人，在艰难时世相互救助、相

互给予的人间温情。前者写香雪园主人巫少牧，以

历三世的祖产、有２０余亩水田供人种的亭园与刻印
艺人换石，没想到解放后却躲过一劫。成为香雪园

新主的俞霜白，在土改时被划为地主，顷刻间一切

化为乌有。但他没有后悔当年的交换，更无半点怪

罪巫少牧。相反，当少牧在文革中受凌辱而想了却

残生时，俞霜白给他送去温暖，鼓起他生存下去的

勇气。这个小说告诉我们，人生无常，患难中见真

情。后者，写志趣相投的友人超越世俗功利的友

谊，为了圆金锲之的艺术梦想，抵达他人生的极境，

章达君在临终前赠予“家传之宝田黄冻”———价值

连城的稀世珍品，这义举在今天看来，仿佛神话和

传说，令人难以置信。比照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当

下，真令人心忧如焚却无可奈何，其醒世作用，不言

而喻。

《镖头杨三》中的杨三是位呼之欲出的草莽英

雄，他武艺高强，平生从不失镖，而且有情重义，为

性情中人。他一生重名节，但为了拯饥民于水火，

自杀献粮，沙风里也立马随他而去，亦为义重如山

之义士。这种舍生取义的志士仁人，在今天几成

绝响。

《票友》写京城名角沦落古城，与票友们如痴如

醉忘情于艺术的故事。是艺术使名角得与古城的

票友萍水相逢，“彼此竟成知己”，票友们为他“一连

十日，供吃供住，临别又凑足盘缠，直送到车站，犹

依依不舍”。这平实的叙述中没有过多情感的直接

宣泄，却蕴含着如火的真情，展现出苦难人生中一

派生命的迷人风景，这是人类最质朴最本真最圣洁

的感情，这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在这超凡脱俗的艺

术天国里，没有欺诈没有邪恶没有纷争没有尘世的

烦忧，唯有艺术的青鸟在飞翔，唯有人性的太阳在

闪耀，唯有对艺术的虔诚与人生的至爱。因此，作

者坚信，纵然商歌四起，雅文学式微，但人类对精神

文化的追求是永恒的，文学绝对不会消亡，艺术永

远不会寂寞，艺术的天宇，将永远辉煌。

具有寻根遗风流韵的是《火烧鳊》，昭陵滩最后

一位垂钓者，令人想起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

儿》，那不得不告别的无奈和凄楚，表达了作者对工

业文明和都市城市化进程的复杂情感，这当然有期

待，但更多的是忧思。在过分商业化、物欲化的当

下，人们追求的是及时行乐和官能刺激，以至于传

统的人文精神和民间文化逐步走向消亡。作品对

孤独钓者宋二老倌的同情，表达出作者对古朴、悠

远、苍凉的人生境界的向往，表达出对乡村纯朴民

风的追怀。

匠心独运苦心孤诣的《烟波芥舟》，题目涵盖人

物，一为历史学家管烟波，一为管教干部陆芥舟，这

名字出自张岱《湖心亭看雪》，有来历，富有诗意。

小说写文革非人的现实，著名的历史学家管烟波耿

介坦荡，视学术为生命，不随俗苟且，敢于发表独到

见解，固所见不容于世而身陷狱中，为拜谒先贤而

屈死在当年左宗棠曾任山长的渌江书院门前。在

法制不健全的年代，在那践踏理性和人的尊严的疯

狂年代，人的生命如同旷野草芥，任人摧残虐杀，而

且往往是以革命的名义，这是多么不可思议、令人

不堪回首的岁月啊！然而当噩梦过去，枪声犹在耳

畔，许多人就已忘却这段历史，沉醉于漂泊无根的

消费文化，在狂欢中迷失了自己。应该知道，历史

的记忆是一个民族自省和理性的先决条件。从这

一点来说，作品发人深省，令人深长思之。

在聂鑫森的短篇小说创作中，写爱情题材的不

多，但《正是江南好风景》和《碧荷圆影》写得摇曳多

姿，妙趣横生。前者写美丽迷人的都市知识女性林

一芒挣脱无爱无欲婚姻之网的果敢行为，那冲决封

建樊篱的过人勇气令人感佩。小说的语言优美凝

练，富有个性，富有文化意味，读之如秋夜独坐雅舍

品茗，怡然清寂。后者用抒情的笔调和诗化的语言

描写了一位叫菱菱的潇湘少女，在情窦初开的多梦

时节，一时误上爱舟的悲剧故事。菱菱率性本真，

敢爱敢恨，为了爱，一切全然不顾，一切在所不惜。

小说写她寻梦———受挫———等待（寻觅）的心灵历

程，为了寻找她曾以身相许的后生，她十五次独舟

在满是碧荷的湖中寻找，那执着与决绝令人感动。

蓦然间，当她发现“他不是她所要找的他！”时就义

无返顾地离去，没有回头，没有丝毫的留恋，更没有

悲伤和眼泪。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她决定再到那

个地方去，去等那个也许再也不会来了的他”。作

者以这突兀神奇之笔作结，使小说境界顿出，具有

生活哲学的向度：也许等待无果却依然坚持无果的

等待，人生就是一种守望，真正有理想的人，总是在

追梦的路上，毕竟过程是美丽的。这是一个用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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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敢：晴空一鹤排云上 ———聂鑫森小说创作论

笔调和诗化语言写就的小说，那写意的笔法，使作

品具有空灵飘逸的神韵，具有浓郁的诗情画意，氤

氲着淡雅清馨的荷香。从而使读者梦回那盛夏的

荷湖，去寻找一个清凉的梦。

三

聂鑫森博学多才，不断超越自我，不断开掘新

的题材和进行艺术形式的革新。他的诗歌、散文和

小说都有力作名世，有的甚至收入多种选本和进入

文学史。他不但以众多飘逸淡雅、品位高远、韵味

悠长的短篇小说独占鳌头，独步文坛，赢得“中国当

代短篇小说的南大王”的美誉（野莽语），而且写长

篇小说也是行家里手，卓然大家，他的《夫人党》和

《浪漫人生》等长篇对都市丽人的描写，把家庭变

迁、人生欢乐与时代风云融汇其中，从而使作品具

有历史的质感厚度和思想的穿透力。

《浪漫人生》主要写事业与爱情的冲突。具有

现代意识的女企业家蒋月娟为了生存、为了事业、

为了人生的幸福，无奈委屈地嫁与一个性格残忍的

老板，这显然是没有爱情的婚姻。因此她充分利用

自己的美貌和过人的智慧，逐步控制企业，摆脱残

疾丈夫龙江的束缚，独掌经济大权。在这残忍、充

满血腥的奋斗历程中，她感到分外的寂寞与孤独。

就在这时，才貌双全引为同调的达强走进了她的生

活，她感到从未有过的温馨与甜蜜，渴望完全拥有

他，与他结合。然而，天妒佳人，她的梦被残酷的现

实粉碎，最终被逼上绝路，铸成令人惋惜的悲剧。

《夫人党》延续了作家对都市婚姻爱情的探索

思考，以优美舒展的笔调描写了几位曾是同学并一

起上山下乡，回城后又居住在贤德街同一小院的女

人的命运及其家庭的故事。相同的人生经历使她

们在患难中建立起了纯真的姐妹关系，结成了一个

特殊神奇的夫人党。然而在现代思潮的进逼和商

业大潮的冲击下，夫人党终于在悲凉凄切的哀乐声

中裂变解体，令人叹惜。

小说突破了一般爱情小说的樊篱，落笔于婚姻

爱情，发思于社会人生，落脚点是对封建传统文化

的批判。在现实与历史的观照中，作者把笔触探入

人物心灵的深层，揭示了在我们传统文化的心理结

构中，积淀着与我们民族深刻的悟性伴随在一起的

忧患意识，积淀着与现代文明和时代大潮相悖的因

袭淤泥，潜伏着许多悲剧性的因素。

书中的几位女性都让人品味到悲剧的韵味。

有的是“守节”式的坚贞，隐忍着内心的孤寂和创

伤。如夫人党的领袖花迎春，属于旧道德的恪守

者，新时代的守节者，贤德街的石牌楼就是她的象

征。这是一位非常不幸而不觉醒的女人，她还没有

完全领略爱情的光辉和家庭的欢乐，命运之神就夺

走了她的爱人和腹中的孩子。回城再婚后没有正

常的夫妻生活，表面和谐幸福的背后，隐忍着内心

的孤寂创伤和人性的压抑，毫无家庭的乐趣可言，

实际上是活守寡，与旧时代的守节没有两样。有的

用传统观念的武器来维持廉价的家庭平衡。何文

秀以超出常人的善良、宽容和克制力，发现丈夫和

石磊通奸时，没有去捉奸，悄悄地离去，并平静撕毁

控告丈夫外遇的材料，还刻意探视病中的情敌石

磊，临行送别，从而以隐忍逼走石磊，保住家庭，其

善良背后，透出世俗的智慧和佛家灭寂的精神，隐

藏着心思细密的城府，透露出一种残忍的美。紫风

是夫人党中的才女，她温柔、善良、聪颖、悟性高，表

现出温文尔雅的淑女风范和超凡脱俗的艺术气质，

她曾经埋头事业而忽视家庭，造成一定危机，但她

悚然醒悟，重构自我，重新焕发出女性的魅力，以女

性的柔情唤归在婚外寻觅温情的丈夫，走向事业和

家庭兼有的理想道路。石磊是书中具有鲜明个性

和人性光辉的悲剧性人物，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具有
现代意识的新潮女性，她不畏世俗的流言和诽谤，

背负着“第三者”的沉重十字架去大胆追求爱情。

在她的身上集中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女性对理

想爱情的清醒认识和自觉追求。作者对这一人物

寄以深切的同情，用哀婉感伤的笔调为她谱写了一

曲催人泪下的悲歌。洪兰是全书中最富有反抗精

神的形象，她具有自觉的女性意识和主体精神，高

扬着人道主义的旗帜去抗争，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

生活。面对着已经死亡的婚姻，她果敢地与平庸无

爱无生气的家庭决裂，带着深深的遗恨绝望走出贤

德街，开始新的生活。

聂鑫森在为株洲著名的女散文家曾湘文的散

文集《箫声一缕》作序中指出：《箫声一缕》“是一团

缅怀往昔岁月的温婉情致，是一束张望生命意义的

明慧顿悟，是一缕流连现实风景的邈远沉思。”［６］我

向来就认为，聂鑫森和曾湘文是心性相通、志趣相

投、艺术风格相近的作家，聂鑫森对曾湘文散文的

评价非但准确到位，恰如其分，其实亦道出其心中

所向往的艺术境界。事实上聂鑫森的散文和众多

的短篇小说，与曾湘文的散文一样，具有晚明小品

文灵与趣的意境，写得清、写得真、写得细、写得奇、

写得巧、写得美，具有透明的语境和圆融的情思。

因此，套用聂鑫森的话来说，如果聂鑫森写湘潭古

城的短篇小说“是一团缅怀往昔岁月的温婉情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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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守望，那么以《夫人党》为代表的长篇小说就是对

现代都市婚姻家庭的整体性反思。书中五位女性

的五重人生变奏，高度概括了现代都市女性的人生

道路，具有生活和历史的双重哲学向度，喷射出生

命的热力，涌现出光鲜的生命质感。只可惜这部长

篇没有得到相应的评价。

四

在我的面前，赫然站立着两个聂鑫森，他在《梅

魂酒宴》对沈沉的描写，正是他自己的自画像：“沈

沉六十来岁，瘦瘦高高，面目清癯，显得有些文

弱。”［１］１５具有两副面目两种笔调的聂鑫森，自由自

在地出入于现实与历史之间。写历史题材，写过去

的人物，写古城风物和掌故时，他转身返回历史情

境，梦回古城故里，在悠远依稀的梦中，以轻柔舒缓

的笔调，抚摸那斑驳陆离的风物，拂拭掉厚厚的蒙

尘，以心智之光烛照出冷寂的境界，那清雅的意趣，

柔柔的暖意，无奈中的自语，氤氲着朦胧的诗意之

美。兼之那文白自然圆融，如血浓于水般凝练典雅

的语言质地，使人们不由自主走进他所制造的“江

湖”，坠入古城悠长的历史长河中，体味生命价值的

苍凉。我常想，聂鑫森写湘潭古城的过人之处，不

在崇楼杰阁，不在历史文物，毕竟它们缺乏生命的

涌动和世俗人生的气息，而在于寻常事物和烦恼人

生的真切细腻的描写。他以独到的眼光，发现湘潭

人与湘潭文化特有的格调、特有的情貌，其作品气

韵生动，形神兼备，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如同京韵

大鼓，韵味深长。

与此相反，那些写都市现实题材的作品（如《夫

人党》《浪漫人生》《风雪夜归人》《拒绝遗忘》《春风

三柳》等），则洋溢着青春气息，语言节奏快速，情节

推进较快，如同山东快书，令人感到耳力不逮，总跟

不上节奏。或者说，如同大河奔流，一泻千里，读后

令人感到畅快无比。

聂鑫森小说的语言与中国古代文学及中国古

代汉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古汉语凝重、端庄、典雅

的气质已深入到他的骨髓，浸润到他的文字中去，

从而形成其文白相糅的文风。此外，其语言的特殊

魅力还在于娴熟地吸纳湘地的方言土语，意在营造

情境、氛围，兼之取材于本地的山川风物，使作品具

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具有文化学和民俗学的审

美价值。如“日子过得打飞脚一样快”和“日子打飞

脚一样过去”分别出现在《蓬筚居印人》和《因缘》两

个作品中，这里的“打飞脚”是湘中方言，形容时间

过得快。再如“作古正经”、“不费神”、“累得刮

瘦”、“放肆吃，崭劲长”（《春风三柳》），“细伢嫩崽”

（《碧荷圆影》），“讨堂客，生个崽”（《解救行动》），

“细伢子骨架嫩，经不得冻”（《火烧鳊》），“好像要

起事”（《梅魂酒宴》）等等，均为地道的湘中方言，其

霸道劲爽的湘味，给作品平添了一种乡土特色。作

家陶然其中的怡然之乐，表达了对本土语言的自

信，当然这种方言的运用，作家是适时、节制和恰到

好处的，否则就行之不远，不利流传。

聂鑫森的小说充溢着富于个性和才情的语言，

如“汗珠子落地砸个坑”（《秋熟夜》），“鼾声如又大

又圆的石头，把夜砸出一个一个的洞眼”（《解救行

动》）等等，无不鲜活灵动，掷地有声，令人回味

无穷。

需要指出的是，语言不仅是一个形式的问题，

不仅是旧学根底和语文修养的问题，它与人的心

境、情绪和品性有关，所谓“文如其人”。聂鑫森小

说中的语言无疑是其心性修养的一面镜子。

遨游于这宏阔高远的艺术时空，惊叹感佩聂鑫

森对艺术有着宗教般的虔诚，那种不追风赶潮、耐

住寂寞的从容淡定和守望，令人肃然起敬。他用灼

人的鲜血和燃烧的激情所构筑的“湘潭”世界，将永

恒折射出艺术的光芒，历史将铭记这一切，时间将

证明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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